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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到 2035 年中国必须真正建立起福利制度

蔡昉

可以通过以下三方面途径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

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需要做好以下三点。第一，要保持经

济增长在合理区间。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要素资本、人力

资本、生产力提高幅度等潜能推算，“十四五”结束时，我国人

均 GDP 可达 13000 美元到 14000 美元，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到 2035 年，人均 GDP 接近 23000 美元，将非常接近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但还差一点。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到 2025 年将人均 GDP 提升到 14000 美元，那么到 2035 年人均 GDP

就可以接近 23000 美元，相当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 GDP 水平，从

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第二，要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应继续调整国民收

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份额。同时，也要进行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缩小各种收入差距。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叠加发力。基尼系数通常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事实上，初次分配是有极限的，

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 0.4 以下。从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国家的经验来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多在 0.4 以上，有

些甚至超过 0.5。之所以最终的分配结果都在 0.4 以下，有的甚至

能达到 0.3，是因为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了再分配。因此，要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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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必须借助再分配。中国已经进入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

段。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虽然经济增长、技术变

革、全球化可以做大蛋糕，但并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机制，

所以必须借助再分配手段。

二、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我国已经进入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显

著放慢。在这个时候，更应关注向上的纵向流动。如果没有切实

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

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会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冲突。

如果按收入将居民分为五组，从宏观看，每组的收入都在提

高，这是今后必须保障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从微观看，每个家庭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是

过去的一个重要特点，但今后可能会出现零和博弈的现象，一些

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或将明显慢于其他家庭。从中观看，很多家

庭可以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不断跨越收入组，进入更高

的等级中，这些群体是社会流动的关键，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的关键。因此我们提出，应该进入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

计划，主要涉及以下三个群体。

“倍增”之一，脱贫后低收入农村人口。党的十八大以来，

大概有 1 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他们仍是低收入群体，

数量非常可观。如果能够把这部分人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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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又一个共同富裕奇迹。

“倍增”之二，进城农民工市民化。虽然农民工大部分也能

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只有把他们变成城市居民，他们才能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是非常不稳定的。2020 年，

我国农民工总量 28560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959 万人。如

果能够把这些人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巨大，足以实现中

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

“倍增”之三，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目前 65 岁及以

上人口高达 1.9 亿人，60 岁以上人口高达 2.6 亿人，这是一个庞

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后备军。

三、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经济增长跨越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依靠资源

和劳动力；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

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依靠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第四个阶段

是财富驱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

当下需要做的，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

长期以来，特别是 2012 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是

供给侧，是潜在增长能力。但现在，随着中国人口趋近于零增长，

需求侧的制约越发明显。这意味着，我国正面临双重制约。按照

这个分类，中国需要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这两个阶段和两类手

段相结合，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要保持必要速度，也要学会

运用积累起的财富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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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

家建设。如果人均 GDP 在 1 万美元到 2.5 万美元之间，政府的社

会福利支出能够从 26%提高到 36%，那么这 10 个百分点的提高，

就意味着能够基本建成福利国家。从现在到 2035 年，中国正处在

第三和第四个发展阶段，所以必须真正建立起福利制度。

除此之外，建设福利国家也保证了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实现

社会政策托底，支撑创造性破坏。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

永远会在微观层面去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

结果就是旧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

福利国家是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走的路。当然，我们

有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

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覆盖全生命

周期的。

因此，在这一阶段，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

力，也要从需求侧、共同富裕入手，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提

高潜在增长率。

（本文来源：清华农研院，作者系社科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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